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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占一治印

补记

感知幸福
实事求是地说，就是到现在，

记者也不能完全理解在一个闭塞
的环境下，祖祖辈辈世代生活在
一起，那种亲上加亲、亲上套亲所
构筑起来的人际关系。

但这丝毫不影响记者在采
访中感受到的来自受访者发自
内心的幸福。在这个近乎与世
隔绝的小山村里，现在剩下的这
12 户人家、22 口人，平均年龄已
经超过了 70 岁。虽说时间增加
了这些人的年龄，但却丝毫没有
夺走他们对原汁原味生活的感
知与乐享。

就拿文中的主要受访者邢殿
文为例，这位乐观、开朗的 77 岁
老人与记者初次见面，就展现了
热情、好客的一面。这位老人毫
不掩饰自己的快乐与幸福，伴着
院子里欢快的曲子，像孩子一样
旁若无人地手舞足蹈起来，那种
源自心底对生活的热爱，深深地
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很长一段时间，一些人误以
为幸福是可以拿物质与金钱来换
取的，如今，随着对“幸福”一词理
解的不断深入，更多人已经意识
到，幸福其实是一种心灵状态与
心理情绪，金钱对其有一定影响，
但绝非全部影响。这就像人们常
说的：金钱可以买来房子，但买不
来家；金钱可以买来戒指，但买不
来爱情。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理解，如
今出现了各式各样提升幸福度的
招法与不同版本的“幸福心灵鸡
汤”。现代人也热衷于从“鸡汤”
里找寻慰藉。其实这也从另外一
个侧面证明现代人对幸福的渴望
与憧憬。

实际上，对幸福的探讨并不
是一个新话题，而是亘古至今一
直在努力解读的老问题。孔子就
曾说过他对幸福与快乐的理解，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
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
如浮云。”从孔子的这一小段话
里，就能看出孔子在自己幸福的
定义里去除了“不义的富且贵”。

不管是通过邢殿文的生活，
还是孔子的解读，我们可以略微
窥探到幸福的来源，那就是在保
证身体健康的前提下，用一颗简
单、纯真、无杂念的心灵来面对纷
繁复杂的世界，哪怕生活平淡，只
要心有所往，心中有爱，你就会距
离幸福越来越近。

邢殿文一家深山沟里的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文并摄

邢殿文一家的老宅位于山谷
之中，房后是山，房前也是山，已
有100多年历史。石灰窑子沟村
民组的所有人家，沿着谷底那条
狭长的小路一字排开。

择山谷而居，是明末清初逃
荒难民的无奈之举。

“这个村里的人家，祖祖辈辈
都生活在这个沟里，已经有 300
多年了。”坐在炕沿上，邢殿文和
老伴儿张彩凤向记者讲述着小山
村的历史。

明末清初，十几户人家从山
东一路逃荒到这里。“听老辈人
讲，这十几户人家是在逃荒路上
不断搭伴儿，一起来到这里的。”
喝一口红茶，邢殿文继续讲着。

位于大山深处的石灰窑子
沟，的确是一个天然的避难场所，
因为掩映在群山之中，外人很难
发现这里藏着一个小村落。

外人难发现，也意味着深山
沟里的人外出也困难。

通往山沟里的那条小路在没
有铺设前，沟里只有一条山路。
说是山路，其实就是一条干涸的
河床，人们进出大山，在上面艰难
而行。因为车辆无法通行，沟里
的老百姓想要到镇上赶集，只能
赶着小毛驴出山进山，一般个把
月才会出去一次。

闭塞的环境形成了独特的村
落文化。村头那棵上百年的大柳

树，被村民赋予了神话色彩，寄
托了无限希望。“谁有个头疼脑
热的，出山找大夫不方便，家人
就在大柳树前烧几张纸，拜一
拜。”邢殿文说，“其实就是在寻
找一种安慰。”

一起逃难至此，再加上封闭
的自然环境，石灰窑子沟形成了
与众不同的人际生态。在这个山
沟里，起初有包括邢、张、王等在
内的十大姓氏，最近几十年随着
人口不断外迁，只剩下了五大姓
氏，仅有12户共22口人，平均年
龄73岁。

虽然人口数量不断减少，但
世世代代累积下来、互相交织的
血缘关系却没减少。祖宗一辈就
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小伙伴，之后，
到了爷爷辈可能就成了亲家，再
之后就成为各种链接下的亲戚关
系。在石灰窑子沟，亲上加亲、亲
上连亲、亲上套亲的亲戚关系，远
比普通村庄更为复杂。

正因为如此，这个小山村几
百年前就形成了互帮互助、团结
一致并延续至今的村落文化。“就
拿过去种地来说，谁家秋收，我们
都是大伙儿一起去帮忙，今天集
中帮完这家，明天再去帮那家。”
对于这样交织在一起的互帮互
助，曾做过村支书的邢殿文觉得
十分正常，他反问记者：“不就应
该是这样吗？”

祖祖辈辈生活在山谷里

今年 77 岁的邢殿文比老伴儿张
彩凤大9岁。

追忆50多年前两人的恋爱过程，
面对记者等众人，性格开朗的邢殿文
坐在炕沿上滔滔不绝，老伴儿张彩凤
则坐在凳子上一脸娇羞。说到恋爱细
节，张彩凤羞涩得连连摆手，不住地试
图打断丈夫：“你可别说了。”

邢殿文笑意盈盈地看着老伴儿，
仍沉浸在他和老伴儿那些美好的年轻
岁月里。一方试图打断，一方生动追
忆，百年老宅里，笑声不断。

张彩凤的父母是看着邢殿文出生
并一点点长大的。他们认可这个年轻
后生的为人、能力与家庭，但面对比自
己女儿大9 岁的现实，他们一时半会
儿绕不过去。

几经努力，邢殿文终于赢得了岳
父岳母的同意。1970 年 12 月，邢殿
文与张彩凤喜结连理，他们的婚礼将
冬季这个寂寥的农村小院烘托得热
热闹闹。

因为是老宅子，没有多余房间，为
了腾出婚房，结婚当晚，邢殿文的寡母
从正房的东屋搬到了西屋。

考虑到数九寒冬，西屋不如东屋
暖和，张彩凤结婚当晚就和丈夫商量，

“要不让妈还在东屋住？”邢殿文感动
并感激妻子的通情达理，婚礼第二
天 ，他 就 让 妈 妈 从 西 屋 搬 回 了 东
屋。此后，全家人在一铺炕上共同
生活近 30 年，直至老人 1998 年 90 岁
高龄去世。这期间，邢殿文、张彩凤
的一儿两女相继出生并长大，后来儿
子结婚成家，小两口搬到西屋居住，
再后来张彩凤当了奶奶，这个大家庭
实现了四世同堂。在共同生活的近
30 年里，张彩凤相夫教子，从未和婆
婆红过脸。

这个古老村落的每户人家，不仅
保留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
生活方式，也保留了“婆婆是一家之
主”的家庭生活理念。“我俩结婚后，一
直是婆婆当家、管钱。”婆婆会根据一
年的收入来核定下一年的花销，张彩
凤想要给儿子买件衣服，需要向婆婆
提出申请，只有婆婆点头同意掏钱了，
新衣服才能买回来。

对于“婆婆当家”这种家庭生活理
念，张彩凤并没有觉得不妥。张彩凤
认为，一方面，因为这种方式是世代相
传下来的，需要遵守；另一方面，她也
认为婆婆是一个通情达理、善解人意
的老人。

张彩凤的儿子准备结婚那年，因
为家里实在没有多余房间，无奈之下，
只能将西屋作为婚房。但那时，西屋
里放着那口婆婆为她自己提前准备好
的棺材，如果儿子在那间房子里结婚，
就面临着怎么处置棺材的问题。

按照农村传统，如果一个老人仍
健在，就不宜挪动棺材，擅自挪动，则
可能对老人健康不利。面对这道难
题，张彩凤没法张嘴，婆婆却主动提了
出来：“腾房子，挪棺材！”于是，棺材挪
出了西屋，婚房有了，皆大欢喜。

对于这件事，张彩凤至今仍感念
婆婆。“一个家庭想要和睦，全家人一
定要彼此理解，相互支持。”张彩凤总
结道。

张彩凤与婆婆彼此理解与尊重，
也传递给了下一代。等到张彩凤自己
当上了婆婆，儿媳耳濡目染，也对自己
心疼、关爱有加。“儿媳妇不仅对我好，
对我婆婆也很好。我婆婆活着的时
候，儿媳妇有什么好吃的，总是先给她
奶奶吃，有什么心里话，总愿意凑到我
跟前对我说。”张彩凤说。

实际上，张彩凤一家与儿媳妇的
娘家是邻居，房挨着房，墙挨着墙，婆
婆看着儿媳妇从小长到大。

一铺炕上住着三代人

20 多年前，张彩凤的父亲身患重
疾突然离世。按照农村传统习俗，出
殡当天，如果逝者没有儿子就没人扛
灵幡，而张彩凤只有两个姐姐。出殡
那天，邢殿文不理会“女婿扛幡对自己
不利”的说法，直接将岳父的灵幡扛在
肩膀，然后一步步走向墓地。后来，每
每提及此事，岳母都忍不住落泪。张
彩凤更是心存感激，“我当时就想，当
初没有嫁错人。”望着坐在炕沿上正在
接受采访的丈夫，张彩凤目光温暖。

岳父去世后，只剩下岳母孤单一
人。此时，邢殿文的母亲也已去世，邢
殿文和老伴儿一商量，主动搬到岳母
家去伺候。不是“上门女婿”却主动承
担了上门女婿的责任与重担，对于自

己的选择，邢殿文的解释朴实又充满深
情，“我主要是让老伴儿高兴，让老岳母
放心。”后来，邢殿文又把岳母接到自己
家，那间温暖的东屋就成了岳母晚年最
安全、最幸福的住处。老人今年正好
100岁，除了有点儿耳聋外，思维清晰，
精神矍铄。前一年，老人大腿受伤，吃
喝拉撒睡都在炕上，邢殿文每天不分白
天黑夜地伺候老人，毫无怨言。

“他伺候我妈伺候得特别周到。
去年冬天他怕我妈屋里冷，就给我妈
那屋的炕多烧一抱柴火。昨天早上我
们做的大米粥，但我妈想吃饺子，他就
让我再给老太太包点饺子。”张彩凤不
停地念叨老伴儿的好。

当日常生活融汇了关爱与亲情，

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就不再普通。
如今，邢殿文、张彩凤的重孙女已

经5岁了。尽管晚辈们没有像他们一
样选择在石灰窑子沟里过生活，但这
个几百年的小村落，这个依山而建的
简陋宅院，这几间低矮的平房，仍是晚
辈们节假日里要赶回来的方向。

每年春节，五世同堂聚在老宅
里，是这个大家庭一年中最热闹的时
候。年轻时，邢殿文从村里长辈那儿
学会了一个类似于二人转的小调《卖
饺子》。这个小调讲的是一位常年在
外作战的士兵回到家乡，看到妻子正
在街头靠卖饺子为生，为了测试妻子
是否变心，容颜已变的他装作陌生
人，不断试探妻子，最终发现妻子忠

贞不渝，二人最后欢喜相认、双双归
家的故事。

这是邢殿文与老伴儿的保留曲
目。在这个农家小院里，不需音乐伴
奏，不需舞台背景，只有手拿彩色折扇
的老两口，夫唱妇随，你言我语，你来我
往，他们用唱调与动作，生动还原并演
绎着故事里和现实
中的忠贞爱情。

百岁的老岳母
隔窗而望，静静地
观看，女儿女婿的
快乐透过玻璃窗映
在了她的脸上。如
果问她什么是幸福？
这也许就是答案。

夫唱妇随演绎忠贞爱情

朝阳县柳城街道西大杖子村石灰窑
子沟村民组因生态原始、民风淳朴、历史
悠久而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77岁的
邢殿文和老伴儿张彩凤就生活在这里。

如今，他们在赡养百岁母亲的同时，还在向晚辈传
递着这个大家庭淳朴、和善的家风。生活虽然平
淡，但年龄加在一起高达245岁的三位老人，在深
山沟里享受着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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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朝阳市内出发，驾车
一路向西南开去，楼群与喧
嚣渐行渐远，大约一小时后，
便进入群山的怀抱。

群山之中，一棵参天古
柳闯进眼帘——粗粝、苍老
的树干因岁月而雄壮，需要
几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将其
环抱。

“到了，这就是石灰窑子
沟了。”同行的朝阳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村镇办主任于洪
波告诉记者。

朝阳县柳城街道西大杖
子村石灰窑子沟村民组，

2014 年入选中国传统村落
名录。

在这里，时间仿佛放慢
了脚步——春节虽已远，但
在这个深山沟里，喜庆与祥
和的气氛依然浓厚。火红的
对联张贴在门框两侧，一间
间门房上色彩艳丽、刻工精
巧的挂钱排成一排，微风轻
拂，似只只彩蝶随风起舞。

77岁的邢殿文搓着手，
微笑着站在家门口。他身后
的音响放着欢快的乐曲，给
这个安静的小山村平添了几
分喜庆。

在深山沟里乐享幸福生活的三位老人（从左至右分别为：邢殿文、他的百岁岳母和妻子张彩凤）。

邢殿文、张彩凤老两口在老宅院里表演传统小调《卖饺子》。


